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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

  〔Ｉ〕工資決定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敵對的鬥爭。勝利必定屬於資本家。
資本家沒有工人能比工人沒有資本家活得長久。資本家的聯合是很通常而卓有成
效的，工人的聯合則遭到禁止並會給他們招來惡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
可以把產業收益加進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勞動所得既無地租，也無資本利
息。所以，工人之間的競爭是很激烈的。從而，資本、地產和勞動三者的分離，
只有對工人來說才是必然的、本質的、有害的分離。資本和地產無須停留於這種
分離，而工人的勞動則不能擺脫這種分離。

  因而，資本、地租和勞動三者的分離對工人來說是致命的。

  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資額就是工人在勞動期間的生活費用，再加上使工人
能夠養家活口並使工人種族不致死絕的費用。按照斯密的意見，通常的工資就是
同“普通人”即畜類的生活水平相適應的最低工資。

  對人的需求必然調節人的生產，正如其它任何產品生產的情況一樣。如果
供給大大超過需求，那末一部分工人就要淪為乞丐或者餓死。因而工人的生存被
歸結為任何其它商品的存在條件。工人成了商品，如果他能找到買主，那就是他
的幸運了。工人的生活取決於需求，而需求取決於富人和資本家的興致。如果供
給的量超過需求，那末價格構成部分（利潤、地租、工資）之一就會低於價格而
支付，結果，價格構成的一部分就會脫離這種應用，從而市場價格也就向作為中
心點的自然價格靠近。但是，第一，在分工大大發展的情況下，工人要把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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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轉用於其它方面是極為困難的：第二，在工人從屬於資本家的情況下，吃虧
的首先是工人。

  因此，當市場價格向自然價格靠近時，工人無條件地要遭到最大的損失。
正是資本家把自己的資本轉用於其它方面的這種能力，才使得束縛於一定勞動部
門的工人失去麵包，或者不得不屈服於這個資本家的一切要求。

  〔ＩＩ〕市場價格的偶然的和突然的波動，對地租的影響比分解為利潤和工
資的價格部分的影響小；而對利潤的影響又比對工資的影響小。一般情況是，有
的地方工資提高，有的地方工資保持不變，有的地方工資在降低。

  當資本家贏利時工人不一定得到好處，而當資本家虧損時工人就一定跟著
吃虧。例如，當資本家由於製造秘密或商業秘密，由於壟斷或自己地段的位置有
利而使市場價格保持在自然價格以上的時候，工人也得不到任何好處。

  其次，勞動價格要比生活資料的價格遠為穩定。兩者往往成反比。在物價
騰貴的年代，工資因對勞動的需求下降而下降，因生活價格提高而提高。這樣，
二者互相抵消。無論如何，總有一定數量的工人沒有飯吃。在物價便宜的年代，
工資因對勞動的需求提高而提高，因生活資料價格下降而下降。這樣，二者互相
抵消。

  工人還有一個不利的方面：

  不同行業的工人的勞動價格的差別，比不同投資部門的利潤的差別要大得
多。在勞動時，個人活動的全部自然的、精神的和社會的差別表現出來，因而所
得的報酬也各不相同，而死的資本總是邁著同樣的步子，根本不在乎實際的個
人活動如何。

  總之，應當看到，工人和資本家同樣在苦惱時，工人是為他的生存而苦惱，
資本家則是為他的死錢財的贏利而苦惱。

  工人不僅要為物質的生活資料而鬥爭，而且要為謀求工作，即為謀求實現自
己的活動的可能性和手段而鬥爭。

  我們且舉社會可能所處的三種主要狀態，並且考察一下工人在其中的地位。

  （１）如果社會財富處于衰落狀態，那末工人所受的痛苦最大。因為，即使
在社會的幸福狀態中工人階級也不可能取得像所有者階級所取得的那麼多好
處，“沒有一個階級像工人階級那樣因社會財富的衰落而遭受深重的苦難”。

  〔ＩＩＩ〕（２）現在且拿財富正在增進的社會來看。這是對工人唯一有利
的狀態。這里資本家之間展開競爭。對工人的需求超過了工人的供給。

  但是，第一，工資的提高引起工人的過度勞動。他們越想多掙幾個錢，他們
就越不得犧牲自己的時間，並且完全放棄一切自由來替貪婪者從事奴隸勞動。這



就縮短了工人的壽命。工人壽命的縮短對整個工人階級是一個有利狀況，因為這
樣就必然會不斷產生對勞動的新需求，這個階級始終不得不犧牲自己的一部分，
以避免同歸於盡。

  其次，社會在什麼時候才處於財富日益增盡的狀態呢？那就是一國的資本和
收入增長的時候。但是，這只有由於下述情況才可能：

  （ａ）大量勞動累積起來，因為資本是累積的勞動；就是說，工人的勞動產
品越來越多地從他手中被剝奪了，工人自己的勞動越來越作為別人的財產同他相
對立，而他的生存資料和活動資料越來越多地集中在資本家的手中。

  （ｂ）資本的積累擴大分工，而分工則增加工人的人數；反過來，工人人數
的增加擴大分工，而分工又擴大資本的積累。一方面隨著分工的擴大，另一方面
隨著資本的積累，工人日益完全依賴於勞動，依賴於一定的、極其片面的、機器
般的勞動。隨著工人在精神上和在肉體上被貶低為機器，隨著人變成抽象的活動
和胃，工人越來越依賴於市場價格的一切波動，依賴於資本的運用和富人的興
致。同時，由於單靠勞動為生者階級的人數增加。〔ＩＶ〕工人之間的競爭加劇
了，因而他們的價格也降低了。在工廠制度下，工人的這種狀況達到了頂點。

  （ｃ）在福利增長的社會中，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靠貨幣利息生活。其余的
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資本經營某種行業，或者把自己的資本投入商業。這樣一
來，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就會加劇，資本家的積聚就會增強，大資本家使小資本家
陷於破產，一部分先前的資本家就淪為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則由於這種增加，
部分地又要經受工資降低之苦，同時更加依賴於少數大資本家。資本家由於人數
減少，他們為爭奪工人而進行的競爭幾乎不再存在；而工人由於人數增加，彼此
間的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反常和帶有強制性。正像一部分中等資本家必然淪為
工人等級一樣。

  由此可見，即使在對工人最有利的社會狀態中，工人的結局也必然是：過度
勞動和早死，淪為機器，淪為資本家的奴隸（資本的積累作為某種有危險的東西
而與他相對立），發生新的競爭以及一部分工人餓死或行乞。

  〔Ｖ〕工資的提高在工人身上引起資本家般的發財欲望，但是工人只有犧牲
自己的精神和肉體才能滿足這種欲望。工資的提高以資本的積累為前提並導致資
本的積累：因而勞動產品越來越作為某種異己的東西與工人相對立。同樣，分工
使工人越來越片面化和從屬化：分工不僅導致人的競爭，而且導致機器的競爭。
因為工人被貶低為機器，所以機器就能作為競爭者與他相對抗。最後，正像資本
的積累增加工業的數量，從而增加工人的數量一樣，由於這種積累，同一數量的
工業生產出更大量的產品；于是發生生產過剩，而結果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工人失
業，就是工人的工資下降到極其可憐的最低限度。

  這就是對工人最有利的社會狀態，即財富正在增長、增進的狀態所產生的後
果。



  然而，這種正在增長的狀態終究有一天要達到自己的頂點。那時工人的處境
會怎樣呢？

  （３）“在財富已經達到它可能達到的頂點的國家，工資和資本利息二者都
會極低。工人之間為就業而進行的競爭如此激烈，以至工資縮減到僅維持現有工

人人數的程度，而國家的人口這時已達到飽合，所以這個人數不能再增加了。”

  超過這個人數的部分注定會死亡。

  因此，在社會的衰落狀態中，工人的貧困日益加劇；在財富增進的狀態中，
工人的貧困具有錯綜複雜的形式；在達到繁榮頂點的狀態中，工人的貧困持續不
變。

  〔ＶＩ〕但是，既然按照斯密的意見，大多數人遭受痛苦的社會是不幸福
的，既然社會的最富裕的狀態會造成大多庶人的這種痛苦，而國民經濟學（一般
是私人利益佔統治地位的社會）又會導致這種最富裕的狀態，那末國民經濟學的
目的也就在於社會的不幸。

  關于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關係還應指出，工資的提高對資本家說來，可以由
勞動時間總量的減少而綽綽有餘地得到補償；工資的提高和商品利息的提高會像
單利和複利那樣影響商品的價格。

  現在讓我們完全站在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並且仿效他把工人的理論要求
和實踐要求比較一下。

  國民經濟學家對我們說，勞動的全部產品，本來屬於工人，並且按照理論也
是如此。但他同時又對我們說，實際上工人得到的是產品中最小的、沒有就不行
的部分，也就是說，只得到他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以
及不是為了繁衍人類而是為繁衍工人這個奴隸階級所必要的那一部分。

  國民經濟學家對我們說，一切東西都可用勞動來購買，而資本無非是積累的
勞動；但他同時又對我們說，工人不但遠不能購買一切東西，而且不得不出賣自
己和自己的人的尊嚴。

  懶惰的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都占土地產品的三分之一，忙碌的資本家的利潤
甚至於兩倍於貨幣利息，而剩餘部分工人在最好的情況下掙得的部分，只有這麼
多：如果他有四個孩子，其中兩個必定要餓死。

  〔ＶＩＩ〕按照國民經濟學家的意見，勞動是人用來增大自然價值的唯一東
西，勞動是人的能動的財產；而根據同一國民經濟學，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他
們作為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不過是有特權的閒散的神仙）處處高踞於工人之上，
並對工人發號施令。

  按照國民經濟學家的意見，勞動是唯一不變的物價；可是再沒有什麼比勞動
價值更具有偶然性、更受波動的了。



  分工提高勞動的生產力，增進社會的財富，促使社會日益精致，同時卻使工
人限於貧困並變為機器。勞動促進資本的積累，從而也促使社會福利的增長，同
時卻使工人越來越依附于資本家，引起工人間更劇烈的競爭，使工人捲入生產過
剩的瘋狂競賽中；而跟著生產過剩而來的是同樣急劇的生產衰落。

  按照國民經濟學家的意見，工人的利益從來不同社會的利益相對立，而社會
卻總是必然地同工人的利益相對立。

  按照國民經濟學家的意見，工人的利益從來不同社會的利益相對立，（１）
因為工資的提高可以由勞動時間量的減少和上述其它後果而綽綽有餘地得到補
償；（２）因為對社會來說全部總產品就是純產品，而區分純產品對私人來說才
有意義。

  勞動本身，不僅在目前的條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僅僅在於增加財
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這是從國民經濟學家的闡發中得出的結論，儘管他
並不知道這一點。

  按照理論，地租和資本利潤是工資的扣除。但在現實中，工資卻是土地和資
本讓給工人的一種扣除，是從勞動產品中給工人、勞動所打的回扣。

  在社會的衰落狀態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特別沈默的壓迫是由
於自己所處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壓迫則由於社會狀況。

  而在社會財富增進的狀態中，工人的淪落和貧困化是他的勞動的產物和他生
產的財富的產物。就是說，貧困從現代勞動本身的本質中產生出來。

  社會的最富裕狀態，這個大致還是可以實現並且至少是作為國民經濟學和市
民社會的目的的理想，對工人說來卻是持續不變的貧困。

  不言而喻，國民經濟學把無產者，即既無財產又無地租，只靠勞動而且是
片面的、抽象的勞動為生的人，僅僅當作工人來考察，因此，它才會提出這樣一
個論點：工人完全和一匹馬一樣，只應得到維持勞動所必需的東西。國民經濟學
不考察不勞動時的工人，不把工人作為人來考察；它把這種考察交給刑事、司
法、醫生、宗教、統計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

  現在讓我們超出國民經濟學的水平，試以前面幾乎是用國民經濟學家的原話
所作的論述中來回答以下兩個問題：

  （１）把人類的最大部分歸結為抽象勞動，這在人類發展中具有什麼意義？

  （２）主張細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資並以此來改善工人階級的狀況就
是（像蒲魯東那樣）把工資的平等看作社會革命的目標，他們究竟犯了什麼錯
誤？



  勞動在國民經濟學中僅僅以謀生活動的形式出現。

  〔ＶＩＩＩ〕“可以肯定地說，那些要求特殊才能或較長期預備訓練的職
業，總的來說已變得較能掙錢；而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學會的那種機械而單調的

活動的相應工資，則隨著競爭而降低並且不得不降低。但正是這類勞動在勞動組

織的現狀下最為普遍。因此，如果說第一類工人現在所掙得的是五十年前的七

倍，而第二類工人所掙得的和五十年前一樣，那末二者所掙得的平均起來當然

是以前的四倍。但是，如果在一個國家里，從事第一類勞動的只有一千人，而從

事第二類勞動的有一百萬人，那末就有９９９００人並不比五十年前生活得好，

如果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同時上漲，那末他們會比以前生活得更壞。而人們卻想用

這種敷淺的平均計算，在關係到居民人數最多的階級的問題上欺騙自己。此

外，工資多少只是估計工人收入的因素之一，因為對衡量收入來說更重要的是

要把他們獲得收入的有保障的持續性估計進去。但是在波動和停滯不斷出現的

所謂自由競爭的無政府狀態下，是根本談不到這種持續性的。最後，還應注意過

去和現在的通常勞動時間。最近二十五年來，也正是從棉紡織業採用節省勞動

的機器以來，這個部門的英國工人的勞動時間已由於企業主追逐暴利〔ＩＸ〕而

增加到每日十二至十六小時，而在到處還存在著富人無限制地剝削窮人的工議權

利的情況下，一國和一個工業部門的勞動時間的延長必然也或多或少地影響到其

它地方。”（舒耳茨，《生產運動》第６５頁）

  “然而，即使所謂社會一切階級的平均收入都增長這種不真實的情況屬實，
一種收入同另一種收入的區別和相對的差距仍然可能擴大，從而貧富間的對立

也可能更加尖銳。因為正是由於生產總量的增長，並且隨著生產總量的增長，需

要、欲望和要求也提高了，于是絕對的貧困減少，而相對的貧困可能增加，靠

鯨油和腐魚維生的薩莫耶特人並不窮，因為在他們那種與世隔絕的社會裡一切人

都有同樣的需要。但是在一個前進著的國家，生產總量在大約十年內與人口相

比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工人掙得的工資仍和十年前一樣多，他們不但不能保持過

去的福利水平，而且比過去窮三分之一。”（同上，第６５－６６頁）

  但是，國民經濟學把工人只當作勞動的動物，當作僅僅有最必要的肉體需要
的牲畜。

  “國民要想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發展，就不應該再當自己的肉體需要的奴
隸，自己肉體的奴僕。因此，他們首先必須有能夠進行精神創造和精神享受的

時間。勞動組織方面的進步會贏得這種時間。的確，今天由於有了新的動力和完

善的機器，棉紡織場的一個工人往往可以完成早先１００甚至２５０－３５０個

工人的工作。在一切生產部門中都有類似的結果，因為外部自然力日益被用來加

入〔Ｘ〕人類勞動。如果說為了滿足一定量的物質需要必須耗費的時間和人力比

現在比過去減少了一半，那末，與此同時，在不損害物質福利的情況下，給精神

創造和精神享受提供的餘暇也就增加一臂。但是，在我們甚至從老克倫納士自己

領域中奪得的虜獲物的分配方面，仍然取決於像擲骰子那樣盲目的、不公正的偶

然性。法國人有計算過，在目前生產狀況下，每個有勞動能力的人平均每日勞動



五小時，就足以滿足社會的一切物質利益……儘管因機器改進而節省了時間，工
廠中奴隸勞動的時間對多數居民說來卻有增無已。”（同上，第６７－６８頁）

  “從複雜的手工勞動過渡，首先要將這種手工勞動分解為簡單的操作。但
是，最初只有一部分單調的重複的操作由機器來承擔，而另一部分由人來承

擔。根據事物的本性和一致的經驗，可以說這種連續的單調的活動無論對于精神

還是對于肉體都同樣有害。因此，在機器工作同較大量人手間的簡單分工相結合

的狀況下，這種分工的一切弊病也必然要表現出來。工廠工人的死亡率較高尤其

表明了這種分工的弊病……〔ＸＩ〕人們借助於機器來勞動和人們作為機器來勞
動，這兩者之間的巨大差別……並沒有受到人們的注意。”（同上，第６９頁）

  “但是在各國人民未來的生活裡，通過機器起作用的盲目的自然力，將成為
我們的奴隸和奴僕。”（同上，第７４頁）

  “在英國的紡織廠中就業的只有１５８８１８個男工和１９６８１８個女
工。朗卡斯特郡的棉紡織廠每有１００個男工就有１０３個女工，而在蘇格蘭甚

至達到２０９個。在英國里子的麻紡廠中每１００個男工中就有１４７個女工；

在丹第和蘇格蘭東海岸甚至達到２８０個。在英國的絲織廠中有很多女工；在需

要較強體力的毛紡織廠中主要是男工。１８３３年在北美的棉紡織廠中就業的，

除了１８５９３個男工以外，至少有３８９２７個女工。可見，由於勞動組織的

改變，婦女就業的範圍已經擴大……婦女在經濟上有了比較獨立的地位……男性
和女性在社會關係方面互相接近了。”（同上，第７１－７２頁）

  “１８３５年，在擁有蒸汽動力和水力動力的英國紡織廠中勞動的有８－１
２歲的兒童２０５５８人，１２－１３歲的兒童３５８６７人，１３－１８歲的

兒童１０８２０８人……當然，機械的進一步改進使人日益擺脫單調勞動操作，
促使這種弊病逐漸〔ＸＩＩ〕消除。但是，資本家能夠最容易最便宜地佔有下層

階級以至兒童的勞動力，以便使用和消耗這種勞動力來代替機械手段，正是這種

情況妨礙機械的迅速進步。”（舒耳茨，《生產運動》第７０－７１頁）

  “布魯姆勛爵向工人大聲疾呼：’作資本家吧！’……不幸的是，千百萬人只有
通過糟蹋身體、損害道德和智力的緊張勞動，才能掙錢勉強養活自己，而且他們

甚至不得不把找到這樣一種工作的不幸看作是一種幸運。”（同上，第６０頁）

  “於是，為了生活，一無所有者不得不直接地或間接地替有產者效勞，也就
是說，要受他們的擺布。”（見魁爾《社會經濟的新理論》第４０９頁）

  “傭人－月錢；工人－工資；職員－薪金或報酬。”（同上，第４０９－４
１０頁）

  “出租自己的勞動”，“出租自己的勞動換取利息”，“代替別人勞動”。

  “出租勞動材料”，“出租勞動材料換取利息”，“讓別人代表自己勞動”。
（同上，〔第４１１頁〕）



  〔ＸＩＩＩ〕“這種經濟結構注定人們去幹如此低賤的職業，遭受如此悽慘
淪落之苦，以至野蠻狀態與之相比似乎也是王公的生活了。”（同上，第４１７
－４１８頁）

  “一無所有者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賣淫。”（同上，第４２１－〔４２２〕
頁）撿破爛者。

  查．勞頓在《人口等問題的解決方法》（１８４２年巴黎版）一書中估計
英國賣淫者的數目有６－７萬人。“品德可疑的婦女”也有那麼大的數目。

  “這些不幸的馬路天使的平均壽命，從她們走上淫蕩的生活道路算起，大約
是６－７年。因此，要使賣淫者保持６－７萬這個數目，在聯合王國每年至少要

８－９千名婦女為這個淫穢的職業獻身，也就是說，每天大約要有２４名新的犧

牲者，或者每小時平均要有一名新的犧牲者；如果這個比例適用於整個地球，那

末這種不幸者的人數勢必經常有１５０萬人。”（同上，第２２９頁）

  “貧困的人口隨著貧困的增長而增長；最大量的人在極端貧困的狀況下掙
扎，彼此爭奪著受苦受難的權利……１８２１年愛爾蘭的人口是６８０１８２７
人。１８３１年增加到７７６４０１０人，也就是說，在十年中間增加了１

４％。在最富裕的倫斯特省，人口只增加８％，而在最貧困的康諾特省，人口反

而增加２１％（《在英格蘭公布的關于愛爾蘭的統計調查摘要》，１８４０年維

也納版）。”（畢萊，《論貧困》第一卷第〔３６〕－３７頁）

  國民經濟學把勞動抽象地看作物；“勞動是商品”價格高，就意味著對商品的
需求很大；價格低，就意味著商品的供給很多；“勞動作為商品，其價格必然日
益降低”；這種情況之所以必然發生，一部分是由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競爭，
一部分是由於工人之間的競爭。

  “出賣勞動的工人人口，不得不滿足於產品的最微小的一份……關于勞動是
商品的理論，難道不是偽裝起來的奴隸制的理論嗎？”（同上，第４４頁）“大
企業家寧可購買婦女和兒童的勞動，只是因為這種勞動比男子的勞動便

宜。”（同上）“工人在雇用他的人面前不是處於自由的賣者地位……資本家總是
自由雇用勞動，而工人總是被迫出賣勞動。如果勞動不是一瞬間都再出賣，那末

它的價值就會完全消失。與真正的商品不同，勞動既不能積累，也不能儲蓄。

〔ＸＩＶ〕勞動就是生命，而生命如果不是每天用食物進行新陳代謝，就會衰落

並很快死亡。為了使人的生命成為商品，也就必須容許奴隸制。”（同上，第４
９－５０頁）

  可見，如果勞動是商品，那末它就是一種具有最不幸的特性的商品。然而，
甚至根據國民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勞動也不是商品，因為它不是“自由交易的自
由結果”。（同上，第５０頁）現存的經濟制度。

  “既降低了勞動的價格，同時也降低了勞動的報酬；它造就了工人，卻貶低
了人。”（同上，第５２－５３頁）“工業成了戰爭，而商業成了賭博。”（同



上，第６２頁）

  “單是加工棉花的機器（在英國）就完成８４００萬手工勞動者的工
作。”（同上，第１９３頁，注）

  工業直到現在還處於掠奪戰爭的狀態：

  “它像大征服者那樣冷酷無情地浪費那些構成它的軍隊的人的生命。它的目
的是佔有財富，而不是人的幸福。”（畢萊，同上，第２０頁）“這種利益＜即
經濟利益＞如果聽之任之……就必然要互相衝突；它們除了戰爭再無其它仲裁
者，戰爭的判決就是使一些人失敗和死亡，使另一些人獲得勝利……科學在對抗
力量的衝突中尋求秩序和平衡；按照科學的意見：連綿不斷的戰爭是獲得和平

的唯一方法；這種戰爭就叫作競爭。”（同上，第２３頁）

  “為了卓有成效地進行這場工業戰爭，需要有人數眾多的軍隊，這種軍隊能
調集到一個地點，不惜犧牲地投入戰鬥。這種軍隊的士兵所以能夠忍受強家在他

們身上的重擔，既不是出於忠誠，也不是由於義務；只不過為了逃避那必不可免

的飢餓威脅。他們對自己的長官既不愛戴，也不感恩。長官對自己的部下沒有任

何好意。在他們眼中，這些部下不是人，僅僅是以盡可能少的花費帶來盡可能多

的收入的生產工具。這些日益密集的工人群眾甚至沒有信心會有人經常雇用他

們；把他們集合起來的工業只是在它需要他們時才讓他們活下去；而一旦能夠撇

開他們，它就毫不躊躇地拋棄他們；于是工人不得不按照人家同意的價格出賣自

己的人身和力氣。加在他們身上的勞動，時間越長，越令人痛苦和厭惡，他們所

得的報酬也就越少；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連續緊張勞動十六小時，才勉強買到

不致餓死的權利。”（同上，第〔６８〕－６９頁）

  〔ＸＶ〕“我們確信－那些調查手工織布工的狀況的委員們也會相信－大工
業城市如果不是時時刻刻都有健康人、新鮮的血液不斷從鄰近農村流入，那就會

在短期內失去自己的勞動人口。”（同上，第３６２頁）

資本的利潤

一． 資本

  〔Ｉ〕（１）資本，即對他人勞動產品的私有權，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的
呢？

  “如果資本本身並非來源於盜竊和詐騙，那末，為了使繼承神聖化，仍然需
要有立法的協助。”（薩伊，第１卷第１３６頁，注）

  人怎樣成為生產基金的所有者？他怎樣成為用這些生產基金生產出來的產品
的所有者？

  根據成文法。（薩伊，第２卷第４頁）



  人們依靠資本，例如，依靠大宗財產的繼承，可以得到什麼？

  “繼承了大宗財產的人不一定因此直接得到政治權利。財富直接提供給他的
權力無非是購買的權力，這是一種支配當時市場上擁有的一切他人勞動或者說

他人勞動的一切產品的權力。”（斯密，第１卷第１６頁）

  因此，資本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資本家擁有這種權力并不是由於
他的個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於他是資本的所有者。他的權力就是他的資
本的那種不可抗拒的購買的權力。

  下面我們首先將看到，資本家怎樣利用資本來行使他對勞動的支配權，然後
將看到資本的支配權怎樣支配著資本家本身。

  什麼是資本？

  “一定量的積累的和儲存的勞動。”（斯密，第２卷第３１２頁）

  資本就是積累的勞動。

  （２）基金，資金是土地產品和工業勞動產品的任何積累。資金只有當它給
自己的所有者帶來收入或利潤的時候，才叫作資本。（斯密，第２卷第１９１
頁）

二． 資本的利潤

  “資本的利潤或贏利與工資完全不同。二者的差別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
資本的利潤完全決定於所使用的資本的價值，儘管監督和管理的勞動在不同的資

本之下可能是一樣的。其次，在大工廠，這方面的勞動完全委託給一個主管人，

這個主管人的薪金同他監督如何使用的資本〔ＩＩ〕並不保持一定的比例。儘管

這里的資本所有者的勞動幾乎等於零，他仍然要求利潤和他的資本保持一定的比

例。”（斯密，第１卷第９７－９９頁）

  為什麼資本家要求利潤和資本之間保持這種比例呢？

  “如果資本家從出賣工人生產的產品中，除了用於補償他預付在工資上的基
金所必須的數額以外，不指望再多得一個余額，他就不會有興趣雇用這些工人

了；同樣，如果他的利潤不同所使用的資本成一定的比例，他就不會有興趣使用

較大的資本來代替較小的資本。”（斯密，第１卷第９６－９７頁）

  因此，資本家賺得的利潤首先同工資成比例，其次同預付的原料成比例。

  那末，利潤和資本的比例是怎樣的呢？

  “如果說確定一定地點和一定時間的通常的、平均的工資額已經很困難，那
末確定資本的利潤就更困難了。資本所經營的那些商品的價格的變化，資本的競



爭者和顧客的運氣好壞，商品在運輸中或在倉庫中可能遇到的許許多多意外事

故，－這一切都造成利潤天天變動，甚至是時刻變動。”（斯密，第１卷第１７
９－１８０頁）“儘管精確地確定資本利潤的數額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據貨幣利
息仍可大略知道這個數額。如果使用貨幣得到的利潤多，那末為使用貨幣所付出

的利息就多；如果使用貨幣得到的利潤少，那末付出的利息也少。”（斯密，第
１卷第１８１頁）“通常的利息率和純利潤率之間應當保持適當的比例，必然隨
著利潤的高低而變化。在英國，人們認為，相當雙倍利息的利潤就是商人所稱的

正當的、適度的、合理的利潤；這些說法無非就是指通常的普通的利潤。”（斯
密，第１卷第１９８頁）

  什麼是最低的利潤率呢？什麼是最高的利潤率呢？

  “資本的最低的普通利潤率，除了補償資本在各種使用中遇到的意外損失，
必須始終有些剩餘，只有這種剩餘才是純利潤或淨利潤。最低利率的情況也是

如此。”（斯密，第１卷第１９６頁）

  〔ＩＩＩ〕“最高的普通利潤率可能是這樣的，他吞沒大多數商品的價格中
地租的全部，並且使供應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工資降到最低價格，即只夠維持工

人在勞動期間的生活的價格。在工人被雇用從事勞動時，人們總得設法養活他

們；地租卻可以完全不付。例如，在孟加拉的東印度貿易公司的經理們。”（斯
密，第１卷第〔１９７〕－１９８頁）

  資本家除了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利用微小競爭的一切好處之外，還能用堂堂正
正的方式把式場價格保持在自然價格之上。

  首先，如果那些在世場上銷售商品的人離市場很遠，就利用商業秘密；這
就是說，對價格變動即價格高于自然價格保密。這種保密，可以使其它資本家不

致把自己的資本投到這個部門來。

  其次，利用製造業秘密；這種秘密使資本家可以用較少的生產費用按照同
樣的價格甚至比競爭者低的價個供應產品，從而獲得較多的利潤。－（以保密來

欺騙不是不道德嗎？交易所的交易。）－再次，把生產限制在特定的地點（例

如，名貴的葡萄酒），以至有效的需求永遠不能得到滿足。最後，利用個別人

和公司的壟斷。壟斷價格是可能達到的最高價格。（斯密，第１卷第１２０－１

２４頁）

  可能提高資本的另一些偶然的原因。

  新領土的獲得或新行業的出現甚至在富國也往往可以提高資本利潤，因為它
們可以從舊行業抽走一部分資本，緩和競爭，減少市場的資本供應，從而促使這
些商品的價格提高；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商品的經營者就能夠對貸款支付較高的
利息。（斯密，第１卷第１９０頁）

  “商品加工越多，商品越變成加工對象，商品價格中分解為工資和利潤的部
分就比分解為地租的部分增長的越大。隨著商品加工的進展，不僅利潤的數目增



大了，而且每個後來的利潤總比先前的利潤大，因為產生利潤的資本〔ＩＶ〕必

然越來越大。雇用織工的資本必然大於雇用紡工的資本，因為前一種資本，不僅

要補償後一種資本和利潤，而且要支付織工的工資，而利潤必定總是同資本保持

一定的比例的。”（第１卷第１０２－１０３頁）

  由此可見，在對自然產品加工和再加工時人的勞動的曾價，不是使工資增
加，而是一方面使獲利資本的數額增大，另一方面使每個後來的資本比先前的資
本大。

  關于資本家從分工中得到的好處，後面再講。

  資本家得到雙重的好處：第一，從分工；第二，從一般加在自然產品上的人
的勞動的增長。人加進商品的份額越大，死資本的利潤就越大。

  “在同一社會，與不同工種的工資相比，資本的平均利潤率更接近於同一水
平。”（第１卷第２２８頁）“各種不同用途的資本的普通利潤率隨著收回資本
的可靠性的大小而不同。利潤率隨著風險增大而提高，儘管二者並不完全成比

例。”（同上，〔第２２６－２２７頁〕）

  不言而喻，資本利潤還由於流通手段（例如，紙幣）的簡便或低廉而增長。

三． 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和資本家的動機

  “追逐私人利潤是資本所有者決定把資本投入農業還是投入工業，投入批發
商業的某一部門還是投入零售商頁的某一部門的唯一動機。至于資本的哪一種用

途能推動多少生產勞動，〔Ｖ〕或者會使他的國家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品增加

多少價值，他是從來不會想到去計算的。”（斯密，第２卷第４００－４０１
頁）

  “對資本家來說，資本的最有利的使用，就是在同樣風險的條件下給他帶來
最大利潤的使用。這種使用對社會說來並不總是最有利的。最有利的資本使用就

是用於從自然生產力中取得好處。”（薩伊，第２卷第１３０－１３１頁）

  “最重要的勞動操作是按照投資者的規畫和盤算來調節和指揮。而投資者所
有這些規畫和操作的目的就是利潤。然而，利潤率不像地租和工資那樣，隨社會

的繁榮而上升，隨社會的衰退而下降。相反地，利潤率很自然在富國低，在窮國

高，而在最迅速地走向末落的國家中最高。因此，這一階級的利益不像其它兩個

階級的利益那樣與社會的一般利益聯系在一起……經營某一特殊商業部門或工業
部門的人的特殊利益，在某一方面總是和公眾利益不同，甚至常常同它相敵對。

商人的利益始終在於擴大市場和限制賣者的競爭……這是這樣一些人的階級，他
們的利益決不會同社會利益完全一致，他們的利益一般在于欺騙和壓迫公

眾。”（斯密，第２卷第１６３－１６５頁）

四． 資本的積累和資本家之間的競爭



  “資本的增加使工資提高，但由於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又有使資本家利潤減少
的趨向。”（斯密，第１卷１７９頁）

  “例如，一個城市的食品雜貨業把所需的資本如果分歸兩個食品雜貨商經
營，那末他們之間的競爭穢史雙方都把售價’降到比一個人獨營時便宜；如果分
歸二十個〔ＶＩ〕雜貨商經營，那末他們之間的競爭會更劇烈，而他們結合起來

抬高他們的商品價格的可能性也變得更小。”（斯密，第２卷第３７２－３７３
頁）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壟斷價格是可能達到的最高價格；既然資本家的利益甚
至按照一般國民經濟學的觀點看來是同社會利益相敵對的；既然資本利潤的提高
像複利一樣地影響商品的價格（斯密，第１卷第１９９－２０１頁），－所以，
競爭是對抗資本家的唯一手段；根據國民經濟學的論述，競爭既對工資的提高，
也對商品價格的下降產生有利於消費公眾的好影響。

  但是，只有當資本增加而且分散在許多人手中的時候，競爭才有可能。只有
通過多方面的積累才可能出現許多資本，因為資本一般只有通過積累才能形成，
而多方面的積累必然轉化為單方面的機類。各個資本之間的競爭擴大各個資本的
積累。在私有制的統治下，積累就是資本在少數人手中的積聚，只要聽任資本的
自然趨向，積累一般來說是一種必然的結果；而資本的這種自然使命恰恰是通過
競爭來為自己開闢自由的道路的。

  我們已經聽到，資本的利潤同資本的量成正比。因此，即使一開始就把蓄謀
的競爭完全撇開不談，大資本也會按其量的大小相應地比小資本積累得快。〔Ｖ
Ｉ〕

  〔ＶＩＩＩ〕由此可見，完全撇開競爭不談，大資本的積累比小資本積累快
得多。不過我們要進一步探討這個過程。

  隨著資本的增長，資本利潤由於競爭而減少。因此，遭殃的首先是小資本
家。

  資本的增長和大量資本的存在以一國財富的日益增進為前提。

  “在財富達到極高程度的國家，普通利潤率非常低，從而這個利潤能夠支付
的利息很低，以致除了最富有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靠利息生活。因此，所有中

等有產者都不得不自己使用資本，經營一種實業，或參與某種商業。”（斯密，
第１卷第〔１９６〕－１９７頁）

  這種狀態是國民經濟學最喜愛的狀態。

  “資本和收入之間的比例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決定著勤勞和懶惰的比例：資本
佔優勢的地方，普通勤勞；收入佔優勢的地方，普通懶惰。”（斯密，第２卷第
３２５頁）



  在競爭擴大的條件下，資本使用的情況如何呢？

  “隨著資本的增加，生息信貸基金的數量也必然不斷增長。隨著這種基金的
增加，貨幣利息會日益降低，（１）因為一切物品的市場價格隨著物品數量的增

加而降低；（２）因為隨著一國資本的增加，新資本要找到有利的用途越來越

困難。不同資本之間就產生了競爭，一個資本的所有者千方百計奪取其他資本所

佔領的行業。但是，如果他不把自己的交易條件放寬一些，那末他多半不能指望

把其它資本排擠掉。他不僅要廉價銷售物品，而且往往為了尋找銷售的機會，還

不得不高價收購物品。因為用來維持生產勞動的基金逐日增加，所以對生產勞動

的需求也與日俱增：工人容易找到工作，〔ＩＸ〕而資本家卻難以找到他們能夠

雇用的工人。資本家的競爭使工資提高，利潤下降。”（斯密，第２卷第３５８
－３５９頁）

  因此，小資本家必須在二者中選擇其一：（１）他由於已經不能靠利息生活
而把自己的資本吃光，從而不再做資本家；（２）親自經營實業，比富有的資本
家賤賣貴買，並且支付較高的工資；因為市場價格由於價定的激烈競爭已經很
低，所以小資本家就陷於破產。相反，如果大資本家想擠掉小資本家，那末，與
小資本加相比，他擁有資本家作為資本加所具有的對工人的一切優越條件。對他
來說，較少的利潤可以由大量的資本來補償；他甚至可以長久地容忍暫時的虧
損，直至小資本家破產，直至他擺脫小資本家的競爭。他就是這樣把小資本家的
利潤積累在自己手裡。

  其次，大資本家總是比小資本家買得便宜，因為他的進貨數量大，所以，他
賤賣也不會虧損。

  但是，如果說貨幣利息下降會使中等資本家由食利者變為企業家，那末反過
來，企業資本的增加以及因此引起的利潤的減少，會造成貨幣利息下降。

  “隨著使用資本所能取得的利潤減少，為使用這筆資本所能支付的價格也必
然降低。”（斯密，第２卷第３５９頁）

  “財富、工業、人口越增長，貨幣利息，從而資本家的利潤就越降低。利潤
儘管減少，資本本身卻不但繼續增加，而且比以前增加的更迅速。大資本利潤雖

低，但比利潤高的小資本一般也增長得更迅速。俗語說得好：錢能生錢。”（斯
密，第１卷第１８９頁）

  如果像在假定的那種激烈競爭狀態下所發生的那樣，利潤低的小資本同這個
大資本相對立，那末大資本成把們完全壓垮。

  在這種競爭中，商品質量普遍低劣、偽造、假冒、普遍有毒等等，正如在大
城市中看到的那樣，都是必然的結果。

  〔Ｘ〕此外，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之間的比例，也是大資本和小資本的競
爭中的一個重要情況。



  “流動資本就是用於生產食物、製造業或商業的資本。只要它仍然留在所有
者手中或者保持原狀，它就不會給自己的所有者帶來收入或利潤。它不斷以一種

形式用出去，再以另一種形式收回來，而且只有依靠這種流通，即依靠這種連續

的轉化和交換，才帶來利潤。固定資本就是用於改良土地，購置機器、工具、

手工式工具之類物品的資本。”（斯密，第２卷第１９７－１９８頁）

  “固定資本維持費的任何節約能意味著純利潤的增長。任何企業家的總資本
必然分成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只要資本總額不變，其中一部分越小，另一部分

就越大。流動資本用於購買原料、支付工資和推動生產。因此，固定資本的任何

節約，只要不減少勞動生產力，都會增加生產基金。”（斯密，第２卷第２２６
頁）

  從一開頭就可以看出，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比例，對大資本家要比對小資
本家有利的多。最大的銀行家所需要的固定資本只比最小的銀行家略多一些，因
為二者的固定資本都只限於銀行辦公的費用。大土地所有者的生產工具決不會按
照他的土地面積而相應地增多。同樣，大資本家所享有的比小資本家高的信用，
就是對于固定資本即一筆必須經常準備著的貨幣的相當大的節約。最後，不言而
喻，凡是工業勞動高度發展的地方，也就是幾乎所有手工勞動都變成工廠勞動的
地方，小資本家僅僅為了擁有必要的固定資本，把他的全部資本都投入也是不夠
的。大家知道，大農業的勞動，通常只佔用不多的勞動人手。

  與較小的資本加相比，在大資本積累時，一般還發生固定資本的相應的集中
和簡化。大資本家為自己〔ＸＩ〕採用某種對勞動工具的組織方法。

  “同樣，在工業領域，每個工場和工廠就已經是相當大一批物質財富為了生
產的共同目的而同多種多樣的智力和技能實行的廣泛結合……凡是立法維護大地
產的地方，日益增長的人口過剩部分就會湧向工商業，結果，正如英國那樣，大

批無產者主要聚集在工業領域。凡是立法容許土地不斷分割的地方，正如在法國

那樣，負債的小所有者的數目就會增加起來，這些小所有者由於土地進一步分割

而淪為窮人和不滿者的階級。最後，當這種分割和過重的負債達到更高程度時，

大地產就會吞掉小地產，正像大工業吃掉小工業一樣；而且因為相當大的地產重

新形成，大批不再為土地耕作所絕對需要的貧窮的工人就又湧向工業。”（舒耳
茨《生產運動》第〔５８〕－５９頁）

  “同一種商品的性質由於生產方法改變，特別是由於採用機器而發生變化。
只是由於排除了人力，才有可能用價值３先令８便士的一磅棉花，紡出３５０束

總長１６７英里（即３６德里）、價值為２５基尼的紗。”（同上，第６２頁）

  “四十五年來英國的棉紡織品價格平均降低１１／１２，並且根據馬歇爾計
算，相同數量的製品，在１８１４年需要付１６先令，而現在只值１先令１０便

士。工業產品的大落價既擴大了國內消費，也擴大了國外市場；因此，英國棉紡

織工業的工人人數在採用機器以後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從４萬增加到１５０萬。

〔ＸＩＩ〕至於工業企業家和工人的收入，那末由於廠主之間的競爭加劇，廠主

的利潤同他們供應的產品量相比必然減少了，在１８２０－１８３３年這一期



間，曼徹斯特的工廠主在每匹印花布上所得的總利潤由４先令１ １／３便士減
少到１先令９便士。但是，為了補償這個損失，生產量更加增大了。結果，在某

些工業部門有時出現生產過剩；破產頻頻發生，在資本家和雇主的階級內部造成

財產的波動不定和動蕩，這種波動和動蕩把一部分經濟破產的人投入無產階級隊

伍；同時常常不得不突然實行停工或縮減生產，而雇傭勞動者往往是深受其

害。”（同上，第６３頁）

  “出租自己的勞動就是開始自己的奴隸生活：而出租勞動材料就是確立自己
的自由……勞動是人，相反地，勞動材料則根本不包括人。”（貝魁爾《社會經
濟和國民經濟的新理論》第４１１－４１２頁）

  “材料要素如果沒有勞動要素就根本不能創造財富；在材料所有者看來，材
料所以具有創造財富的魔力，彷彿是他們用自身的活動給材料加進了這種不可缺

少的要素。”（同上）“假定一個工人的日常勞動每年給他平均帶來４００法
郎，而這個數目足夠一個成年人維持最起碼的生活，那末，這等於說，一個每年

擁有２０００法郎利息、地租、房租等等收入的所有者在間接地迫使５個人為他

勞動；１０萬法郎則表示２５００人的勞動。”（同上，第４１２－４１３頁）
從而，３億法郎（路易－菲力浦）表示７５萬工人的勞動。

  “人們制定的法律賦與所有者以使用和濫用即隨心所欲地處置任何勞動材料
的權力……法律並不責成所有者始終及時地給那些一無所有的人提供工作，並且
始終給他們足夠的工資，等等。”（同上，第４１３頁）“對生產的性質、數
量、質量和適時性的確定是完全自由的；對財富的使用和消費以及對一切勞動材

料的支配是完全自由的。每個人都可以只考慮他自己的個人利益，隨心所欲地自

由交換自己的物品。”（同上，第４１３頁）

  “競爭不過是任意交換的表現，而任意交換又是使用和濫用任何生產工具的
個人權力的直接和合乎邏輯的結果。實質上構成一個統一整體的這三個經濟要素

－使用和濫用的權利，交換的自由和無限制的競爭－引起如下的後果：每個人都

可以按照他樂意的方式，在他樂意的時間和地點，生產他樂意生產的東西；他可

以生產的好或壞、過多或過少、過遲或過早、過貴或過賤；沒有人知道，他能否

賣出去、賣給誰、如何賣、何時賣、在何處賣。買進的情況也是如此。〔ＸＩＩ

Ｉ〕生產者既不知道需要也不知道原料來源，既不知道需求也不知道供給。他在

他願意賣和能夠賣的時候，在他樂意的地點，按照他樂意的價格，賣給他樂意的

人。買進的情況也是如此。他在這一方面總是偶然情況的玩偶，是強者、寬裕

者、富有者所強加的法律的奴隸……一個地方是財富的不足，而另一個地方則是
財富的過剩和浪費。一個生產者賣得很多或者賣得很貴並且利潤豐厚，而另一個

生產者賣不出去或者虧本……供給不知道需求，而需求不知道供給。你們根據消
費者中的愛好和時[興去進行生產；可是，當你們準備好提供這種商品的時候，
他們的興頭已經過去而轉到另一種產品上去了……這一切情況的必然結果就是連
續不斷的和範圍日益擴大的破產；失算、突如其來的破落和出乎意料的致富；商

業危機、停業、周期性商品滯銷或脫銷；工資和利潤的不穩定和下降；財富、時

間和精力在激烈競爭的舞台上的損失或驚人的浪費。”（同上，第４１４－４１
６頁）



  李嘉圖在他的書（地租）中說：各國只是生產的工場；人是消費和生產的
機器；人的生命就是資本；經濟規律盲目地支配著世界。在李嘉圖看來，人是微
不足道的，而產品則是一切。在法譯本第二十六章中說：

  “對于一個擁有２萬法郎資本，每年獲得２０００法郎的人來說……不管他
的資本是雇１００個工人還是雇１０００個工人……都是一樣的。一個國家的實
際利益不也是這樣嗎？只要這個國家的實際純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潤不變，這個

國家的人口有１０００萬還是有１２００萬，都是無關緊要的。”德．西斯蒙先
生說（第２卷第３３１頁）：“真的，就只能盼望國王孤伶伶地住在自己的島
上，不斷地轉動把手，通過自動機來完成英國的全部工作了。”

  “雇主用只夠滿足工人最迫切需要的低價格來購買工人的勞動，對于工資不
足或勞動時間過長，他不負任何責任，因為他自己也要服從他強加給別人的法

律……貧困的根源與其說在於人，不如說在於物的力量。”（〔畢萊〕同上，第
８２頁）

  “英國許多地方的居民沒有足夠的資本來改良和耕種他們的土地。蘇格蘭南
部各郡的羊毛，因為缺乏就地加工的資本，大部分不得不通過很壞的道路，長途

運送到約克郡去加工。英國有許多小工業城市，那裡的居民缺乏足夠的資本把他

們的工業產品運到可以找到需求和消費者的遙遠市場上去。這兒的商人〔ＸＩ

Ｖ〕不過是住在某些大商業城市中的大富商的代理人。”（斯密，第２卷第３８
２頁）“要增加土地和勞動的年產品的價值，只有兩種辦法：增加生產工人的人
數，或者提高已被雇用的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兩種情況都幾乎總是必須增加資
本。”（斯密，第２卷第３３８頁）

  “因為按照事物的本性，資本的積累是分工的必要的前提，所以只有資本的
積累越來越多，分工才會越來越細。分工越細，同樣數目的人所能加工的原料數

量也就增加得越多；因為這時每個工人的任務越來越簡單，所以減輕和加速這些

任務的新機器就大量發明出來。因此，隨著分工的發展，為了經常雇用同樣數目

的工人，就必須預先積累和從前同樣多的生活資料，以及比從前不大發達時更多

的原料、工具和器具。在任和生產部門，工人人數總是隨著這一部門分工的發展

而增長，更正確地說，正是工人人數的這種增長才使工人有可能實現這種細密的

分工。”（斯密，第２卷第１９３－１９４頁）

  “勞動生產力的大大提高，非有預先的資本積累不可，同樣，資本的積累也
自然會引起勞動生產力的大大提高。資本家希望利用自己的資本來生產盡可能多

的產品，因此他力求在自己的工人中最恰當地進行分工，並把盡可能好的機器供

給工人使用。他這兩方面成功的可能性如何，〔ＸＶ〕要看他有多少資本，或者

說，要看這個資本能夠雇用多少工人。因此，在一個國家裡，不僅勞動量隨著推

動勞動的資本的擴大而增加，而且，同一勞動量生產的產品，也由於資本的擴

大而大大增加。”（斯密，同上，第１９４－１９５頁）

  因此出現了生產過剩。



  “由於在更大規模的企業中實行更大數量和更多種類的人力和自然力的結
果，在工業和商業中……生產力更廣泛地聯合起來。到處……主要的生產部門彼
此已經更密切地結合起來。例如，大工廠地主也力圖購置大地產，以便他們的工
業企業所需要的原料至少有一部分不必從他人手中得到；或者他們結合自己的工
業開辦商業，不僅為了銷售他們自己的產品，而且為了購買其它種類的產品並把
這些產品賣給他們的工人。在英國，那裡一個工廠主有時擁有１０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個工人……不同生產部門在一個主管人的領導之下的這種結合，這種所謂
國家中的小國家或國家中的屬領，已經屢見不鮮。例如，伯明翰的礦主近來已把
製鐵的全部生產過程掌握起來，而過去製鐵的全部生產過程是分散在許多企業家
和所有者手裡的。見１８３８年《德意志季刊》第３期《伯明翰礦區》一文。－
最後，我們在目前已如此眾多的大股份公司中，還看到許多股東的財力同另一些
擔任實際工作的人的科技知識才能的廣泛結合。這樣一來，資本家就有可能以更
多種多樣的方式來利用自己的積蓄，甚至還可以把積蓄同時用於農業、工業和商
業。因此他們的利益就更是多方面的了，〔ＸＶＩ〕而農業、工業和商業的利益
之間的對立緩和下來並趨於消滅。然而，正是這種增大的按不同方式使用資本的
可能性本身，必定會加深有產者階級和無產者階級之間的對立。”（舒耳茨，同
上，第４０－４１頁）

  房東從窮人身上取得巨額利潤。房租和工業貧困成反比。

  從淪落的無產者的惡習中也抽取利息。（賣淫、酗酒、抵押放債人。）

  當資本和地產掌握在同一個人手中，並且資本由於數額龐大而能夠把各種生
產部門結合起來的時候，資本的積累日益增長，而資本間的競爭日益減少。

  對人的漠不關心。斯密的二十章彩票。

  薩伊的純收入和總收入。

地租

  〔Ｉ〕土地所有者的權利來源於掠奪。（薩伊，第１卷第１３５頁，注）
土地所有者也像所有其它人一樣，喜歡在他們未曾播種的地方得到收穫，甚至對
土地的自然成果也收取地租。（斯密，第１卷第９９頁）

  “也許有人認為，地租不過是土地所有者用來改良土地資本的利潤…有時
候，地租可能部分地是這樣…但是，（１）土地所有者甚至對未改良的土地也要
求地租，而可以看做改良費用的利息或利潤的東西，則往往是這種原始地稅的追

加額（附加費）：（２）此外，這種改良並不總是用土地所有者的資本，而有時

是用租地農場主的資本來進行的：雖然如此，在重定租約十，土地所有者通常要

求提高地租，彷彿這種改良全是由他出資本進行的；（２）而且，他有時甚至對

那根本不能用人力來改良的東西也要求地租。”（斯密，第１卷第３００－３０
１頁）



  為說明後一種情況，斯密舉叉明草（海藻 Seekrapp, Salicorne）為例。

  “這是一種海洋植物，一經燃燒便可成為製造玻璃、肥皂等等所用的鹼性
鹽。這種植物生長在英國，特別是蘇格蘭各地，但是只生長在漲潮能達到的岩石

上：這些岩石每日兩次被海潮淹沒，因此這些岩石上的產物決不能通過人的勞動

而增多。然而，生長這種植物的地段的所有者也要求地租，就像對穀田要求地租

一樣。設得蘭群島附近海域盛產魚類。該群島的大部分居民〔ＩＩ〕都靠捕魚為

生。但是要從水產品獲利，就必須在近海地帶有住所。這里的地租不是同租地農

場主可能從土地取得的東西成比例，而是同他可能從土地和海洋這兩方面取得的

東西的總和成比例。”（斯密，第１卷第３０１－３０２頁）

  “可以把地租看成土地所有者租給租地農場主使用的那些自然力的產物。這
種產物的多少，取決於那些自然力的大小，換句話說，取決於土地的自然肥力或

人工肥力的大小。地租是扣除或補償一切可以看作人工產物的東西之後所留下的

自然的產物。”（斯密，第２卷第３７７－３７８頁）

  “這樣一來，被看成是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價格的地租，自然是一種壟斷價
格。它完全不是同土地所有者改良土地所支出的費用成比例，也不是同土地所有

者為了不虧損而必須取得的數額成比例，而是同租地農場主在不虧損的情況下所

能提供的成數額比例。”（斯密，第１卷第３０２頁）

  “在這三大階級中，土地所有者是這樣一個階級，他們的收入既不花勞力也
不用勞心，而是所謂自然而然地落到他們手中的，並且用不著進行任何謀算和計

畫。”（斯密，第２卷第１６１頁）

  我們已經聽到，地租的數量取決於土地的肥力。

  決定地租數量的另一個因素是土地的位置。

  “不管土地的產品怎樣，地租隨著土地的肥力而變動：不管土地的肥力怎
樣，地租隨著土地的位置而變動。”（斯密，第１卷第３０６頁）

  “如果土地、礦山和漁場的自然資源富饒程度相等，它們的產量就取決於用
來耕種或開發的資本數額以及〔ＩＩＩ〕使用這種資本的本領的大小。如果資本

數額和使用資本的本領都相等，他們的產量就同土地、礦山或漁場的富饒程度成

比例”（斯密，第２卷第２１０頁）

  斯密的這些論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生產費用和資本額相等的條件下把地
租歸結為土地肥力的大小。這清楚地證明了國民經濟學把土地肥力變成土地所有
者的屬性這種概念的顛倒。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一下地租，看它再現實的關係中是如何形成的。

  地租是通過租地農場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間的鬥爭確定的。在國民經濟學
中，我們到處可以看到，各種利益的敵對性的對立、鬥爭、戰爭被認為是社會組



織的基礎。

  現在我們就來看一看土地所有者和租地農場主之間的相互關係是怎樣的。

  “當決定租約條件時，土地所有者設法使租地農場主所得的數額，僅夠補償
他用於置備種子，支付工資、購買、維持耕畜和其它生產工具的資本，並使他取

得當地農場的普通利潤。顯然，這個數額是租地農場主在不虧本的條件下所願意

接受的最低數額，而土地所有者決不會多留給他。產品或產品價格超過這一部分

的余額，不論它有多大，土地所有者都力圖把它做為地租攫為己有。這種地租就

是租地農場主在土地現狀下所能支付的最高額。〔ＩＶ〕這個余額始終可以看做

自然地租，即大多數土地在出租時自然而然地應該得到的地租。”（斯密，第１
卷第２９９－３００頁）

  薩伊說：“土地所有者對租地農場主實行某種壟斷。對他們的商品即土地的
需求可能不斷增長：但他們的商品數量只能擴展到某一點…土地所有者和租地農
場主之間所達成的交易，總是對前者盡可能有利…除了天然的好處以外，他還從
自己的地位，較大的財產、信譽、聲望中得到好處；但是，僅僅前一種好處就足

以使他能夠獨享它的土地的一切有利條件。運河獲到路的修建，當地人口和福利

的增長，都會提高地租…誠然，租地農場主本人也可能自己花錢來改良土壤：但
是他只能在租期內從這筆投資中得到好處：租期一滿，全部利益就轉歸土地所有

者了：從這時起，土地所有者雖然沒有預付分文，卻取得利息，因為地租相應地

增加了。”（薩伊，第２卷，〔１４２〕－１４３頁）

  “因此被看成是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價格的地租，自然是租地農場主在土地
現狀下所能支付的最高價格。”（斯密，第１卷第２９９頁）

  “因此，土地地面的地租大都佔總產品的三分之一，並且這個數額大都是固
定的，不受收成的意外變動的影響”（斯密，第１卷第２９９頁）“低於總產品
的四分之一的地租是很少的。”（同上，第２卷第３７８頁）

  並非從一切商品上都能取得地租。例如，在許多地區，對石頭就不支付地
租。

  “通常只有這樣一部分土地產品才能送往市場出賣，即這種產品的普通價格
足夠補償把他們運往市場的資本，並能提供這筆資本的普通利潤。如果普通價格

超過足夠價格，它的余額自然會歸入地租。如果普通價格恰好是這個足夠價格，

商品雖然能完全進入市場，但是不能給土地所有者提供地租。價格是否超過這個

足夠價格，這取決於需求。”（斯密，第一卷第３０２－３０３頁）

  “地租是以與工資、資本利潤不同的方式加入商品價格的構成。工資和利潤
的高低是商品價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是這一價格的結果。”（斯密，第
１卷第３０３－〔３０４〕頁）

  食物是始終提供地租的產品之一。



  “因為像其它一切動物一樣，人的繁殖自然同其生存資料相適應，所以對食
物總是有或大或小的需求。食物總是能夠購買或多或少的〔ＶＩ〕勞動量，並且

總是有人願意為獲得食物去做某種事情。誠然，由於有時要支付高工資，食物所

能夠買的勞動量，並不總是同食物被分配得最經濟時所能維持的勞動量相等。但

是，食物總是能夠購買到它按造當地普通生活標準所能維持的那個數量的勞動。

土地幾乎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生產出較大量的食物，也就是說，除了維持使食物進

入市場所必須的全部勞動外還有剩餘。這個余額又始終超過那個足夠補償推動這

種勞動的資本並提供利潤的數量。所以這里始終有一些余額用來向土地所有者支

付地租。”（斯密，第１卷第３０５－３０６頁）“不僅食物是地租的原始源
泉，而且，如果後來其它任何土地產品也提供地租，那末它的價值中的這個剩餘

部份，也是土地的耕種和改良使生產食物的勞動生產力提高的結果。”（斯密，
第１卷第３４２頁）

  “除了食物之外，衣服和住宅（連同取暖設備）就是人類的兩大需要。這些
東西大都可以帶來地租，但並非必定如此。”（同上，第１卷第〔３３７〕－３
３８頁）〔ＶＩ〕

  〔ＶＩＩＩ〕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土地所有者如何搾取社會的一切利益。

  （１）地租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加。（斯密，第１卷第３３５頁）

  （２）我們已經從薩伊那裡聽到，地租如何隨著鐵路等等的修建，隨著交通
工具的改善，增多和日益安全而增加。

  （３）“社會狀況的任何改善都有直接或間接地提高地租、擴大土地所有者
的實際財富即擴大土地所有者購買他人勞動或勞動產品的權力的趨勢…在土地改
良和耕作上的進步可以直接造成這種結果。土地所有者在產品中得到的那個份

額，必然隨著這個產品數量的增加而增加…這種原產品實際價格例如家畜價格的
提高，也可以直接地並以更大的比例提高地租。隨著產品的實際價值的增長，不

僅土地所有者所得份額的實際價值，從而支配他人勞動的實際權力增長了，而且

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份額在總產品中所佔的比重也增長了。這種產品的實際價格提

高以後，生產它所需的勞動並不比以前多。這樣，產品中一個比過去小的份額，

就足夠補償所使用的資本及其普通利潤。因此，現在留歸土地所有者的那一部分

產品同總產品比較起來，將比過去大得多。”（斯密，第２卷第１５７－１５９
頁）

  〔ＩＸ〕對原料的需求的〔增長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原料價值的提高，可能部
份地是人口及其需要增長的結果．但是，每一項新的發明，工業對于過去從未利
用或很少利用的原料的每一次新的採用，都提高地租。例如，隨著鐵路、輪船等
等的出現，煤礦的地租大大增長了。

  除了土地所有者從工業、各種發現和勞動取得的這種利益以外，我們現在再
看一看另一種利益。



  （４）“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各種方法既能直接降低工業品的實際價格，也能
間接提高實際地租。土地所有者用超過他人消費的這部分原料或這部分原料的價

格來交換工業品。凡是降低工業品實際價格的措施，都能提高農產品的實際價

格。這時，同量原料相當於較多的工業品，而土地所有者就能得到較多的享樂

品、裝飾品和奢侈品。”（斯密，第２卷第１５９頁）

  但是，斯密從土地所有者搾取社會一切利益這一事實得出〔Ｘ〕結論說（第
２卷第１６１頁），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始終同社會利益一致，這就荒謬了。根據
國民經濟學，在私有制佔統治的條件下，個人從社會得到的利益同社會從個人得
到的利益成反比，正像高利貸者靠浪費者得到的利益決不同浪費者的利益一致一
樣。

  如果我們現在只順便提一下土地所有者針對外國地產的壟斷欲：例如，穀物
法就來源於這種壟斷欲。同樣，我們在這里不談中世紀的農奴制、殖民地的奴隸
制、英國農民、短工的貧困。讓我們遵從國民經濟學本身的原理吧。

  （１）按照國民經濟學的原理，土地所有者從社會的繁榮得到利益；它從人
口、工業生產的增長，從社會需要的增長，一句話，從社會財富的增長得到利
益，正如我們上面所考察的，這種增長與貧困和奴役的增長是一致的。房租上漲
和貧困增長之間的關係，就是土地所有者從社會得到利益的一個例子，因為隨著
房租的上漲，地租，即房基地的租金也增長。

  （２）根據國民經濟學家們本身的看法，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租地農場主即
社會的相當大一部分人的利益是敵對的。

  〔ＸＩ〕（３）因為租地農場主支付的工資越少，土地所有者能夠向租地農
場主索取的地租就越高，又因為土地所有者向租地農場主索取的地租越高，租地
農場主就把工資壓得越低，所以，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雇農的利益是敵對的，正
如工廠主的利益同他的工人的利益是敵對的一樣。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也要求把工
資壓到最低限度。

  （４）因為工業產品價格的實際降低可以提高地租，所有，土地所有者從工
業工人工資的降低、資本家之間的競爭、生產過剩以及工業發展所造成的一切災
難直接得到利益。

  （５）由此看來，如果說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社會的利益完全不一致，並且
同租地農場主、雇農、工業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相敵對，那末，從另一方面來
看，一個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由於競爭的緣故，也決不會同另一個土地所有者的
利益一致。我們現在就來考察一下這種競爭。

  大地產和小地產之間的相互關係一般是與大資本和小資本之間的相互關係一
樣的。但是，還有一些特殊情況必然引起大地產的積累和大地產對小地產的吞
并。



  〔ＸＩＩ〕（１）工人和勞動工具的相對數量，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地產中
那樣隨著基金的增大而減少的那麼多。同樣，全面利用的可能性，生產費用的節
約和巧妙的分工，在任何地方也不象在地產中那樣隨著基金的增大而提高的那麼
多。不管地塊多麼小，耕種這塊土地所必要的勞動工具如犁、鋸等等的數量到一
定限度便不能再減，而地產的面積則可以大大縮小，不受此限。

  （２）大地產把租地農場主用於改良土地的那筆資本的利息供自己積累。小
地產則不得不把自己的資本投入這方面。因而，對它來說，這全部利潤便化為烏
有。

  （３）每一像社會改良都對大地產有利而對小地產有害，因為這種改良總是
要求小地產付出越來越多的現款。

  （４）還要考察一下關于這種競爭的兩個重要規律：

  （ａ）生產人們食物的耕地的地租，決定其它大部分耕地的地租。（斯密，
第１卷第３３１頁）

  歸根結底只有大地產才能生產家畜之類的食物。因此，大地產決定其它土地
的地租，並能把它降低到最低限度。

  在這種情況下，自耕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大土地所有者的關係，正像擁有自己
的工具的手工業和工廠主的關係一樣。小地產簡直成了勞動工具。〔ＸＶＩ〕對
小土地所有者說來，地租完全消失了，留給他的至多只是他的資本的利息和他的
工資：因為通過競爭，地租可能降低到剛好相當於並非土地所有者本人所投入的
那筆資本的利息。

  （ｂ）此外，我們已經聽說，如果土地、礦山或漁場的富饒程度相等和經營
水平相等，那末產品就同資本的大小成比例。因而，大土地所有者總是取得勝
利。同樣，如果資本相等，那末產品就同土地的肥力成比例。因而，在資本相等
的條件下，勝利屬於較肥沃土地的所有者。

  （ｃ）“一般說來，一個礦山是富饒還是貧瘠，要看用一定量的勞動從這個
礦山所取得的礦物量。”（斯密，第１卷第３４５－３４６頁）“最富饒的煤礦
的產品價個也調節鄰近一切礦井的煤的價格。土地所有者和企業主都會發現，如

果他們的產品的賣價比鄰近礦低一些，土地所有者就能得到更多的地租，企業主

就能得到更多的利潤。在這種情況下，鄰礦也不得不按同一價格出賣自己的產

品，雖然他們不大有能力這樣做，雖然這種價格會越來越降低，有時還會使他們

完全失去地租合力潤。結果，一些礦井完全被放棄，另外一些礦井提供不了地

租，而只能由土地所有者本人開採。”（斯密，第１卷第３５０頁）“秘魯銀礦
發現以後，歐洲的銀礦大都廢棄…古巴和聖多明各的銀礦，甚至秘魯的老礦，也
都發生同樣的情況。”（第１卷第３５３頁）

  斯密在這里關于礦山所講的這些話，或多或少也適用於一般的地產。



  （ｄ）“應該指出，土地的普通市場價格始終取決於普通市場利息率…如果
地產大大低於貨幣利息，那末，誰也不願購買土地，土地的普通市場價格會很快

下跌。反之，如果地租的收益抵補貨幣利息而綽綽有餘，那末，所有的人都願爭

購土地，土地的普通市場價格同樣會很快回升。”（〔斯密〕，第２卷第〔３６
７〕－３６８頁）

  從地租和貨幣利息的這種關係可以得出結論說，地租必然越來越降低，以至
最後只有富有的人才能靠地租過活。因而土地不出租的土地所有者之間的競爭便
不斷加劇。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破產。大地產進一步集中。

  〔ＸＶＩＩ〕其次，這種競爭還會使大部分地產落入資本家手中，資本家同
時也成為土地所有者，正如較小的土地所有者現在一般僅僅作為資本家存在一
樣．同樣，一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同時也成為公業家。

  因此，最終的結果是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間的差別消失，以至在居民中大
體上只剩下兩個階級：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地產買賣，地產轉化為商品，意
味著就貴族的徹底沒落和金錢貴族的最後形成。

  （１）浪漫主義者為此留下感傷的眼淚是我們所不取的．他們總是把土地
的買賣中的卑鄙行為同土地私有權的買賣中包含的那些完全合理的、在私有範
圍內必然的和所期望的後果混為一談。首先，封建地產按其本質說來是已買賣了
的土地，已是同人相異化並因而已少數大領主的形態與人相對立的土地。

  封建的土地佔有已經包含土地做為某種異己力量對人們的統治。農奴是土地
的附屬物。同樣，長子繼承權享有者即長子，也屬於土地。土地繼承了他。私有
財產的統治一般是從土地佔有開始的；土地佔有是私有財產的基礎。但是，在封
建的土地佔有制下，領主至少在表面上看來是領地的君主。同時，在封建領地
上，領土和土地之間還存在著比單純物質財富更為密切的關係的假象。地塊隨他
的主人一起個性化，有他的爵位，即男爵或伯爵的封號；有它的特權、它的審判
權、它的政治地位等等。土地彷彿是它的主人的無機的身體。因此俗語說：“沒
有無主的土地。”這句話表明領主的權勢是同領地結合在一起的。同樣，地產的
統治在這里並不直接表現為單純的資本的統治。屬於這塊地產的人們對待這塊地
產毋寧說就像對待自己的祖國一樣。這是一種最狹隘的民族性。

  〔ＸＶＩＩＩ〕正像一個王國給它的國王以稱號一樣，封建地產也給它的領
主以稱號。他的家庭史，他的家世史等等－對他來說這一切都使他的地產個性
化，使地產名正言順地變成他的家世，使地產人格化。同樣，那些耕種他的土地
的人並不屬於短工的地位，而是一部分像農奴一樣本身就是他的財產，另一部分
對他保持著尊敬、忠順和納貢的關係。因此，領主對他們的態度是直接政治的，
同時又有某種感情的一面。風尚、性格等等依地塊而各不相同；它們彷彿同地
塊聯結在一起，但是後來把人和地塊聯結在一起的便不再是人的性格、人的個
性，而僅僅是人的錢袋了。最後，封建領主並不力求從自己的地產取得最大可能
的收益。相反地，他消費那裡的東西，而心安理得地讓農奴和租地農場主去操心
新財源的開闢。這就是貴族對領地的態度，它給領主罩上浪漫主義的靈光。



  這種假象必將消失，地產這個私有財產的根源必然完全捲入私有財產的運動
而成為商品；所有者的統治必然要失去一切政治色彩，而表現為私有財產、資本
的單純統治；所有者和勞動者之間的關係必然歸結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經濟關
係；所有者和他的財產之間的一切人格的關係必然終止，而這個財產必然成為純
實物的、物質的財富；與土地的榮譽聯姻必然被基於利害關係的聯姻代替，而
土地也象人一樣必然降到買賣價值的水平。地產的根源，即卑鄙的自私自利，也
必然以其無恥的形式表現出來。穩定的壟斷必然變成動蕩的、不穩定的壟斷，即
變成競爭，而對他人血汗成果的悠閒享受必然變成對他人血汗成果的忙碌交易。
最後，在這種競爭的過程中，地產必然以資本的形式既表現為對工人階級的統
治，也表現為對那些隨著資本運動的規律而升降浮沉的所有者本身的統治。從
而，中世紀的俗語“沒有不屬領主的土地”被現代俗語“金錢沒有主人”所代替。後
一俗語清楚地表明了死的物質對人的完全統治。

  〔ＸＩＸ〕（２）關于地產的分割或不分割的爭論，應該指出下面一點：

  地產的分割是對地產大壟斷的否定；但是分割只有使壟斷普遍化才消滅壟
斷。地產的分割並不消滅壟斷的基礎－私有制。它只觸及壟斷的形式，而不觸及
壟斷的本質。結果，地產的分割成了私有制規律的犧牲品。因為地產的分割是適
應工業領域的競爭運動的。除了工具分散和勞動相互分離（應當同分工區分開
來：這里不是一件工作由許多人來分擔，而是大家各自從事同樣的勞動，這就是
無數次地重覆同樣的勞動）這種經濟上的不利之外，這種分割也和上述的競爭一
樣，必然重新轉化為積累和積聚。

  因此，凡是進行地產分割的地方，就只能或者回到更加醜惡的形態的壟斷，
或者否定揚棄地產分割本身。但這不是回到封建的土地佔有制，而是消滅整個土
地私有制。對壟斷的最初揚棄總是使壟斷普遍化，也就是使它的存在範圍擴大。
揚棄了具有最廣泛的、無所不包的存在形式的壟斷，才算完全消滅了壟斷。聯合
一旦應用於土地，就享有大地產在經濟上的好處，並第一次實現分割的原有傾向
－平等。同樣，聯合也就通過合理的方式，而不在借助於農奴制度、領土統治和
有關權的荒謬的神秘主義來恢復人與土地的溫情脈脈的關係，因為土地不再是買
賣的對象，而是通過自由的勞動和自由的享受，重新成為人的真正的自身的財
產，地產分割的巨大好處是，一大批不再甘心忍受農奴制奴役的人，將以不同於
工業的方式，由於財產而滅亡。

  至于說到大地產，它的維護者總是用詭辯的方式把大農業在經濟上的好處同
大地產混為一談，彷彿〔這種〕好處不是恰恰通過這種財產的廢除，〔ＸＸ〕才
能一方面最充份地發揮出來，另一方面第一次成為社會的利益。同樣，這些維護
者還攻擊小地產的商販心理，彷彿大地產甚至在它的封建形式下也不是潛在地包
藏著商販行為，更不用說現代英國的地產形式了，在那裡，土地所有者的封建主
義是同租地農場主的牟利和勤勉結合在一起的。

  大地產可以把地產分割對壟斷的責難回敬給地產分割，因為地產分割也是以
私有財產的壟斷為基礎的，同樣，地產分割可以把對分割的責難回敬給大地產，
因為那裡也是分割佔統治地位，只不過採取不動的，凍結的形式罷了。總之，私



有財產是以分割為基礎的。此外，正如地產分割要重新導致資本主義類型的大地
產一樣，封建的地產，不管它怎樣設法掙脫，也必然要遭到分割，或者至少要落
到資本家手中。

  這是因為大地產，像在英國那樣，把絕大多數居民推進工業的懷抱，並把它
自己的工人壓搾到赤貧的程度。因此大地產把國內的貧民和全部活動都推到敵對
方面，從而促使自己的敵人即資本、工業的勢力的產生和壯大。大地產把國內的
大多數居民變成工業人口，從而使他們為大地產的敵人。如果工業實力達到高度
發展，像現在英國那樣，那末工業就會逐步地迫使大地產把它的壟斷針對外國，
迫使它同外國的地產進行競爭。因為，在工業的統治下，地產只有通過針對外國
的壟斷才能確保自己的封建權威，從而不受與它的封建本質相矛盾的一般商業規
律支配。而地產一旦捲入競爭，它就要象其它任何受競爭規律支配的商品一樣遵
循競爭的規律。它同樣會動蕩不定，時而縮減，時而增加，從一個人手中轉入另
一個人手中。〔ＸＸＩ〕直接的結果就是地產分散到許多所有者手中，並且無論
如何要服從於工業資本的權力。

  最後，那種靠強力維持下來並在自己旁邊產生了可怕的工業的大地產，要比
地產分割更快產生危機，因為在地產分割條件下工業的權力總是處于次要地位。

  正如在英國那樣，大地產就它力求搞到盡可能多的貨幣而言，已經失去自己
的封建性質，而具有工業的性質。它給所有者帶來盡可能多的地租，而給租地農
場主帶來盡可能多的資本利潤。結果農業工人的工資就被降到最低限度，而租地
農場主階級就在地產範圍內代表著工業和資本的權力。由於同外國競爭，地租在
大多數情況下不再形成一種獨立的收入了。大部分土地所有者不得不取代租地農
場主的地位，而租地農場主則有一部分淪為無產階級。另一方面，有許多租地農
場主也佔有地產；這是因為有優裕受入的大土地所有者大都沉緬於揮霍，並且一
般都沒有能力領導大規模的農業；他們往往既無貲本又無能力來開發土地。因
此，他們中間也有一部分人完全破產。最後，為了經得起新的競爭，已經降到最
低限度的工資不得不進一步降低。而這就必然導致革命。

  工業必然以壟斷的形式和競爭的形式走向破產，以便學會相信人，同樣，地
產必然以這種方式或那種方式發展起來，以便以這些方式走向不可避免的滅亡。

〔異化勞動〕

  〔ＸＸＩＩ〕我們是從國民經濟學的各個前提出發的 。我們採用了它的語
言和它的規律。我們把私有財產，把勞動，資本，土地的相互分離，工資，資本
利潤，地租的互相分離以及分工，競爭，交換價值等概念當作前提。我們從國民
經濟學本身出發，用它自己的話指出，工人降低為商品，而且是最賤的商品：工
人的貧困同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成正比；競爭的必然結果是資本在少數人少中
積累起來，也就是壟斷的更可怕的恢復：最後，資本家和他靠地租生活的人之
間，農民和工人之間的區別消失了，而整個社會必然分化為兩個階級，即有產
者階級和沒有財產的工人階級。



  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財產的現實出發，但是，它沒有給我們說明這個事實。它
把私有財產在現實中所經歷的物質過程，放進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後又把這
些公式當作規律。它不理解這些規律，也就是說，它沒有指明這些規律是怎樣
從私有財產的本質中產生出來的。國民經濟學沒有給我們提供一把理解勞動和資
本分離的鑰匙。例如，當它確定工資和資本利潤之間的關係時，它把資本家的利
益當作最後的根據：也就是說，它把應當加以論證的東西當作前提。同樣，競爭
到處出現，卻用外部情況來說明。國民經濟學也根本沒有告訴我們，這種似乎偶
然的外部情況在多大程度上僅僅是一種必然的發展過程的表現。我們已經看到，
交換本身在它看來是偶然的事實。貪欲以及貪欲者之間的戰爭即競爭，是國民
經濟學家所推動的唯一的車輪。

  正因為國民經濟學不理解運動的聯系，所以才會把例如競爭的學說同壟斷的
學說，營業自由的學說同同業公會的學說，地產分離的學說同大地產的學說對立
起來。因為競爭，營業自由，地產分離僅僅被理解和描述為壟斷，同業公會和封
建所有制的偶然的，蓄意的，強制的結果，而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
結果。

  因此，我們現在必須弄清私有制，貪欲和勞動，資本，地產三者的分離之
間，交換和競爭之間，人的價值和人的貶值之間，壟斷和競爭等等之間，這全部
異化和貨幣制度之間的本質聯系。

  我們不象國民經濟學家那樣，當他想說明什麼的時候，總是讓自己處于虛構
的原始狀態。這樣的原始狀態什麼問題也說明不了。國民經濟學家只是使問題墮
入五里霧中。他把應當加以推論的東西即兩個事物－例如分工和交換－之間的必
然的關係，假定為事實，事件。神學家也是這樣用原罪來說明罪惡的起源，也就
是說，他把他應當加以說明的東西假定為一種歷史事實。

  讓我們從當前的經濟事實出發吧：

  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
產品越多，他就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
勞動不僅生產商品，它還生產作為商品的勞動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產
商品的比例生產的．

  這一事實不過表明：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及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
在物，作為不依賴於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勞動的產品就是固定在某
個對象中，物化為對象的勞動，這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勞動的現實化就是勞動
的對象化。在被國民經濟學作為前提的那種狀態下，勞動的這種現實化為工人的
非現實化，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奴役，佔有表現為異化，外化。

  勞動的現實化竟如此表現為非現實化，以至工人非現實化到餓死的地步。對
象化竟如此表現為對象的喪失，以致工人被剝奪了最必要的對象－不僅是生活的
必要對象，而且是勞動的必要對象。甚至連勞動本身也成為工人只有靠最緊張的
努力和極不規則的間歇才能加以佔有的對象。對象的佔有竟如此表現為異化，以



致工人生產的對象越多，他能夠佔有的對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產品即資本的
統治。

  這一切後果包含在這樣一個規定中：工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的關係就是同
一個異己的對象關係。因為根據這個前提，很明顯，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
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
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人奉獻
給上帝的越多，他留給自己的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對象：但現在這個
生命已不再屬於他而屬於對象了。因此，這個活動越多，工人就越喪失對象。凡
是成為他的勞動產品的東西，就不再是他本身的東西。因此，這個產品越多，他
本身的東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產品中的外化，不僅意味著他的勞動成為對象，
成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著他的勞動作為一種異己的東西不依賴他而在他之
外存在，並成為同他對立的獨立力量：意味著他給予對象的生命做為敵對的和異
己的東西同他相對立。

  〔ＸＸＩＩＩ〕現在讓我們來更詳細地考察一下對象化，即工人的生產，
以及對象中的異化，喪失。

  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麼也不能創造．它是工人用
來實現自己的勞動，在其中展開勞動活動，由其中生產出和借以生產出自己的產
品的材料．

  但是，自然界一方面這樣在意義上給勞動提供生活資料，即沒有勞動加工
的對象，勞動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狹隘的意義上提供生活資
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體生存所需的資料。

  因此，工人越是通過自己的勞動佔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兩
個方面失去生活資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來越不成為屬於他的勞動的對
象，不成為他的勞動的生活資料；第二，這個外部世界越來越不給他提供直接
意義的生活資料，即勞動者的肉體生存所需的資料．

  因此，工人在這兩方面成為自己的對象的奴隸：首先，他得到勞動的對
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此，他得到生存資料。因而，他首先是作為工人，其
次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夠生存。這種奴隸狀態的頂點就是：他只有作為工人
才能維持作為肉體的主體的生存，並且只有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是工人。

  （按照國民經濟學的規律，工人在他的對象中的異化表現在：工人生產得越
多，他能夠消費的越少：他創造價值越多，他自己越沒有價值，越低賤：工人的
產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創造的對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蠻：勞動
越有力量，工人越無力：勞動越機巧，工人越愚鈍，越成為自然界的奴隸。）

  國民經濟學以不考察工人（即勞動）同產品的直接關係來掩蓋勞動本質的
異化。當然，勞動為富人生產了奇蹟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勞動創
造了宮殿，但是給工人創造了貧民窟。勞動創造了美，但是使工人變成畸形。勞



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但是使一部分人回到野蠻的勞動，並使一部分工人變
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愚鈍和癡呆。

  勞動同它的產品的直接關係，是工人同他的生產對象的關係。有產者同生
產對象和生產本身的關係，不過是前一種關係的結果的証實。對問題的這另一個
方面我們將在後面加以考察。

  因此，當我們問勞動的本質關係是什麼的時候，我們問的是工人同生產的關
係．

  以上我們只是從工人同他的勞動產品的關係這個方面，考察了工人的異
化，外化。但異化不僅表現在結果上，而且表現在生產行為中，表現在生產活
動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產行為本身中使自身異化，那末工人怎麼會同自己
活動的產品像同某種異己的東西那樣相對立呢？產品不過是活動，生產的總結。
因此，如果勞動的產品室外化，那末生產本身就必然是能動的外化，或活動的外
化，外化的活動。在勞動對象中的異化不過總結了勞動本身的異化，外化。

  那末，勞動的外化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首先，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屬於他的本質的東
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
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
神遭摧殘。因此，工人只有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勞動中則感到不自在，
他在不勞動時覺得舒暢，而在勞動時就覺得不舒暢。因此，他的勞動不是自願的
勞動，而是被迫的強制勞動。因而，它不是滿足勞動需要，而只是滿足勞動需
要以外的一種手段。勞動的異化性質明顯地表現在，只要肉體的強制或其它強制
一停止，人們就會像逃避鼠疫那樣逃避勞動。外在的勞動，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
的勞動，是一種自我犧牲，自我折磨的勞動。最後，對工人說來，勞動的外在性
質，就表現在這種勞動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別人的：勞動不屬於他G他在勞動中
也不屬於他自己，而是屬於別人。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頭腦和人的心靈的
自主活動對個人發生作用是不取決於他個人的，也就是說，是作為某種異己的活
動，神靈的或魔鬼的活動的，同樣，工人的活動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動。他的活動
屬於別人，這種活動是他自身的喪失。

  結果，人（工人）只有在運用自己的動物機能－吃，喝，性行為，至多還有
居住，修飾等等的時候，才覺得自己是自由活動，而在運用人的機能時，卻覺得
自己不過是動物。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

  吃，喝，性行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機能。但是，如果使這些機能脫
離了人的其它活動，並使它們成為最後的和唯一的終極目的，那末，在這種抽象
中，它們就是動物的機能。

  我們從兩個方面考察了實踐的人的活動即勞動的異化行為。第一，工人同勞
動產品這個異己的，統治著他的對象的關係。這種關係同時也是工人同感性的



外部世界，同自然對象這個異己的與他敵對的世界的關係。第二，在勞動過程中
勞動同生產行為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工人同他自己的活動－一種異己的，不屬
於他的活動的－關係。在這里，活動就是受動：力量就是虛弱：生殖就是去勢：
工人自己的體力和智力，他個人的生命（因為，生命如果不是活動，又是什麼
呢？）就是不依賴於他，不屬於他，轉過來反對他自身的活動。這就是自我異
化，而上面所談的是物的異化。

  〔ＸＸＩＶ〕我們現在還要根據異化勞動的已有的兩個規定推出它的第三
個規定。

  人是類存在物，不僅因為人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把類－自身的類似以及其它
物的類－當作自己的對象：而且因為－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種說法－人把自
身當作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

  無論是在人那裡還是在動物那裡，類生活從肉體方面說來就在於人（和動物
一樣）靠無機界生活，而人和動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賴以生活的無機界就越廣
闊。從理論領域說來，植物，動物，石頭，空氣，光等等，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學
的對象，一方面作為藝術的對象，都是人的意識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無几
界，是人必須事先進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糧：同樣，從實踐領域說
來，這些東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動的一部分。人在肉體上只有靠這些自然產
品才能生活，不管這些產品是以食物，燃料，衣著的形式還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
表現出來。在實踐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現在把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
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材料，對象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
體。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
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不斷交往的，人的身體。
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聯系，也就等於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系，
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異化勞動，由於（１）使自然界，（２）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動機能，他
的生命活動同人相異化，也就使類同人相異化：它使人把類生活變成維持個人
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類生活和個人相異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個人生活變
成同樣是抽象形式和異化形式的類生活的目的。

   因為，首先，勞動這種生命活動，這種生產生活本身對人來說不過是滿足
他的需要即肉體即維持肉體生活的需要的手段。而生產生活本身就是類生活。這
是產生生命的活動。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而
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生活本身卻僅僅成為生活的手段。

  動物和它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
來。它就是這種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
的對象。他的生命活動是有意識的。這不是人與之直接融為一體的那種規定性。
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由於這一點，人才
是類存在物。或者說，正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也就是
說，他自己的生活對他是對象。僅僅由於這一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異



化勞動把這種關係顛倒過來，以至人正因為是有意識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
活動，自己的本質變成僅僅維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
物，也就是這樣一種存在物，它把類看作自己的本質，或者說把自身看作類存在
物。誠然，動物也生產。它也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螞蟻等。
但是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
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進行生產，而人甚至不
受肉體需要的支配也進行生產，並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支配時才進行真正的生
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同它的肉體相聯
系，而人則自由地對待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造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
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
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
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
因此，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在精神上使
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動地，現實地使自己二重化，從而在它所創造的世界直觀自
身。因此，異化勞動從人那裡奪去了他的生產對象，也就從人那裡奪去了他的類
生活，即他的現實的，類的對象性，把人對動物所具有的優點變成缺點，因為從
人那裡奪走了他的無機的身體即自然界。

  同樣，異化勞動把自主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手段，也就把人的類生活變成
維持人的肉體生活的手段。

  因而，人具有的關于他的類的意識也由於異化而改變，以至類生活對他來說
竟成了手段。

  這樣一來，異化勞動造成下面這一結果：

  （３）人的類本質－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的精神的類能力－變成對人來
說是異己的本質，變成維持他的個人生存的手段。異化勞動使人自己的身體，
同樣使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質，他的人的本質同人相異化。

  （４）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這一事
實所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當人同自身相對立的時候，他也同他
人相對立。凡是適用於人同自己的勞動，自己的勞動產品和自身的關係的東西，
也都適用於人同他人，同他人的勞動和勞動對象的關係。

  總之，人同他的類本質相異化這一命題，說的是一個人同他人相異化，以及
他們中的每個人都同人的本質相異化。

  人的異化，一般地說人同自身的任何關係，只有通過人同其它人的關係才得
到實現和表現。



  因而，在異化勞動的條件下，每個人都按照他本身作為工人所處的那種關係
和尺度來觀察他人。

  〔ＸＸＶ〕我們已經從經濟事實即工人即其產品的異化出發。我們表述了這
一事實的概念：異化的、外化的勞動。我們分析了這一概念，因而我們只是分
析了一個經濟事實。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考察異化的、外化的勞動這一概念在現實中必須怎樣表達
和表現。

  如果說勞動產品對我來說是異己的，是作為異己的力量同我相對立，那末，
它到底屬於誰呢？

  如果我的活動不屬於我，而是一種異己的活動，被迫的活動，那末，它到底
屬於誰呢？

  屬於有別於我的另一個存在物。

  這個存在物是誰呢？

  是神嗎？確實，起初主要的生產活動，如埃及，印度，墨西哥的神殿製造等
等，是為了供奉神的，而產品本身也是屬於神的。但是，神從來不單獨是勞動的
主人。自然界也不是主人。而且，下面這種情況會多麼矛盾：人越是通過自己
的勞動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神的奇蹟越是由於工業的奇蹟而變成多余，人就越
是不得不為了討好這些力量而放棄生產的歡樂和對歡樂和對產品的享受！

  勞動和勞動產品所歸屬的那個異己的存在物，勞動為之服務和勞動產品供其
享用的那個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

  如果勞動產品不屬於工人，並作為一種異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對立，那末，這
只能是由於產品屬於工人之外的另一個人。如果工人的活動對他本身來說只是
一種痛苦，那末，這種活動就必然給另一個人帶來享受和歡樂。不是神也不是自
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為統治人的異己力量。

  還必須注意上面提到的這個命題：人同自身的關係只有通過他同人的關係，
才成為對他來說是對象性的，現實的關係。因此，如果人同他的勞動產品即對
象化勞動的關係，就是同一個異己的，敵對的，強有力的，不依賴於他的對象
的關係，那末，他同這一對象所以發生這種關係就在於有另一個異己的，敵對
的，強有力的，不依賴於他的人是這一對象的主人。如果人把自身的活動看作一
種不自由的活動，那末，他是把這種活動看作替他人服務的，受他人支配的，處
于他人的強迫和壓制之下的活動。

  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異化，都表現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個與
他不同的人發生的關係上。因此，宗教的自我異化也必然表現在俗人同僧侶同耶
穌基督（因為這里涉及精神世界）等等的關係上。在實踐的，現實世界中，自我



異化只有通過同其它人的實踐的，現實的關係才能表現出來。異化借以實現的手
段本身就是實踐的。因此，通過異化勞動，人不僅生產出他同作為異己的，敵
對的力量生產對象和生產行為的關係，而且生產出其它人同他的生產和他的產品
的關係，以及他同這些人的關係。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產變成自己的非現實化，
變成對自己的懲罰一樣，正像他喪失掉自己的產品並使它變成不屬於他的產品一
樣，它也生產出不生產的人對生產和產品的支配。正像他使他自己的活動同自身
相異化一樣，他也使他人佔有非自身的活動。

  上面 ，我們只是從工人方面考察了這一關係：下面我們還要從非工人方面
來加以考察。

  總之，通過異化的、外化的勞動，工人生產出一個跟勞動格格不入的，站
在勞動之外的人同這個勞動的關係。工人同勞動的關係，生產出資本家（或者不
管人們給雇主起個什麼別的名字）同這個勞動的關係。從而，私有財產是外化
勞動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關係的產物，結果和必然後果。

  因此，我們通過分析，從外化勞動這一概念，即從外化的人、異化勞動、
異化的生命、異化的人這一概念得出私有財產這一概念。

  誠然，我們從國民經濟學得到作為私有財產運動之結果的外化勞動（外化
的生命）這一概念。但是對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與其說私有財產表現為外化
勞動的根據和原因，還不如說它是外化勞動的結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類理性迷
誤的原因，而是人類理性迷誤的結果一樣。後來，這種關係就變成相互作用的關
係。

  私有財產只有發展到最後的，最高的階段，它的這個秘密才會重新暴露出
來，私有財產一方面是外化勞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勞動借以外化的手段，
是這一外化的實現。

  這些論述使至今沒有解決的各種矛盾立刻得到闡明。

  （１）國民經濟學雖然從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這一點出發，但是它沒有給
勞動提出任何東西，而是給私有財產提供了一切。蒲魯東從這個矛盾得出了有利
於勞動而不利於私有財產的結論。然而我們看到了，這個表面的矛盾是異化勞
動同自身的矛盾，而國民經濟學只不過表達了異化勞動的規律罷了。

  因此，我們也看到工資和私有財產是同一的，因為用勞動產品，勞動對象
來償付勞動本身的工資，不過是勞動議化的必然的後果，因為在工資中，勞動本
身不表現為目的本身，而表現為工資的奴僕。下面我們要詳細說明這個問題，現
在不過再出現作出〔ＸＸＶＩ〕幾點結論。

  強制提高工資（不談其它一切困難，也不談這種強制提高工資做為一種反
常情況，也只有靠強制才能持），無非是給奴隸以較多報酬，而且既不會使工
人也不會使勞動獲得人的身份和尊嚴。



  甚至蒲魯東所要求的工資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勞動的關係變
成一切同勞動的關係。這時社會就被理解為抽象的資本家。

  工資是異化勞動的直接結果，而異化勞動是私有財產的直接原因。因此，隨
著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

  （２）從異化勞動私有財產的關係可以進一步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從私有
財產等等的解放，從奴役制的解放，是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表現出來
的，而且這里不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類的解放：其所以
如此，是因為整個人類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產的關係中，而一切奴役關係只
不過是這種關係的變形和後果罷了。

  正如我們通過分析從異化的、外化的勞動的概念得出私有財產的概念一
樣，我們也可以藉助這兩個因素來闡明國民經濟學的一切范疇，而且我們將發現
其中每一個范疇，例如商業，競爭，資本，貨幣，不過是這兩個基本因素的特定
的，展開了的表現而已。

  但是在考察這些范疇的形成以前，我們還打算解決兩個任務：

  （１）從私有財產同真正人的和社會的財產的關係來說明作為異化勞動的
結果的私有財產的普遍本質。

  （２）我們已經承認勞動的異化，外化這個事實，並對這一事實進行了分
析。現在要問，人怎麼使他的勞動外化，異化？這種異化又怎麼以人的發展的
本質為根據？我們把私有財產的起源問題變為異化勞動同人類發展進程的關係
問題，也就為解決這一任務得到了許多東西。因為當人們談到私有財產時，認
為他們談的是人之外的東西。而當人們談到勞動時，則認為是直接談到人本身。
問題的這種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問題的解決。

  補入（１）私有財產的普遍本質以及私有財產同真正人的財產的關係。

  這里外化勞動分解為兩個組成部分，它們互相制約，或者說它們只是同一種
關係的不同表現，佔有表現為異化，外化，而外化表現為佔有，異化表現為真
正得到公民權。

  我們已經考察了一個方面，考察了外化勞動同工人本身的關係，也就是
說，考察了外化勞動同自身的關係．我們發現，這一關係的產物或必然結果是
非工人同工人和勞動的財產關系．私有財產作為外化勞動的物質的，概括的表
現，包含著這兩種關係；工人同勞動，自己的勞動產品和非工人的關係，以及
非工人同工人和工人勞動產品的關係．

  我們已經看到，對于通過勞動佔有自然界的工人說來，佔有就表現為異化，
自主活動表現為替他人活動和他人的活動，生命過程表現為生命的犧牲，對象的
生產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即對象轉歸異己力量，異己的人所有。現在我們就來
考察一下這個對勞動和工人是異己的人同工人，勞動和勞動對象的關係。



  首先必須指出，凡是在工人那裡表現為外化、異化的活動的在非工人那裡
都表現為外化、異化的狀態。

  其次，工人在生產中的現實的，實踐的態度，以及他對產品的態度（作為
一種精神狀態），在同他相對立的非工人那裡表現為理論的態度。

  〔ＸＸＶＩＩ〕第三，凡是工人做的對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對工人做
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對工人不利的事，他對自身卻不做。

  我們來進一步考察這三種關係。〔ＸＸＶ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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